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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不是变复杂，是
看透后依然选择简单。

扫描二维码
阅读诗会作品

每每听到闽南语歌曲里唱的婴仔“一暝
大一寸”，不由莞尔。

最近收集了几首泉州摇篮曲，觉得蛮有
趣，蛮亲切的。

说是摇篮曲，准确点应该是摇篮歌谣，因
为没有曲调。但是想想，母亲轻轻摇着摇篮，
嘴里哼着这样的歌谣，还有那“唔唔唔”的尾
音。声音轻柔婉转动人，有节奏，有旋律，不是
也可称之为摇篮曲吗？

“月娘月光光，照阮乌篮（闽南语摇篮）
床。阿婴仔，乖乖睏，一暝大一寸。”这首摇篮
曲宛若一首清新小诗。

窗棂外，金黄色的月亮挂在树梢，皎洁的
月光透过窗棂，照进厝内，照着摇篮，照在年
轻母亲的脸上，朦朦胧胧的……母亲的美目
充满爱意地盯着摇篮中胖乎乎的婴仔，她轻
轻摇着摇篮，充满期待地哼着摇篮曲……这
首摇篮曲有比兴，有意境，颇有文艺范。

“婴仔摇啊摇，抱着婴仔来过桥。婴仔乖
啊乖，抱着婴仔入厝内。唔唔睏，一暝大一寸。
唔唔惜，一暝大一尺。”这首摇篮曲动感十足。
年轻母亲抱着婴仔在外走亲戚？或散步？或串
门？婴仔吵闹想睡了，母亲急忙抱着婴仔回
家。她将婴仔紧紧抱着在怀里，一只手有节奏
地轻拍着，嘴里哼着摇篮曲。她沿着小路，走
过门前小河上的小木桥，走进厝内。宝宝睡着
了，她小心翼翼地将宝宝放入摇篮，轻轻地摇
啊摇……只是这位母亲心太急了，竟想“一暝
大一尺”，以后可要长得比姚明还高？让人忍
俊不禁。

“阿婴仔，卡紧（快点）睏，恁（你的）阿母，
要担粪。若早来，给你食，若晚来，你搁（再）
睏。唔唔眠，唔唔睏，一暝大一寸。”这是一幅
很生动的农家生活情景：阿母摇着“乌篮”，哄
婴仔睡觉。更妙的是阿母心情的转折变化：急
着去干农活时的焦急，希望婴仔早点入睡，阿
母好去干活。喜的是若早回来，能早点喂饱婴
仔，晚回来时添无奈，希望婴仔能睡到阿母归
来时再醒。最后是对婴仔的期望，“一暝大一
寸”，快快成长。

忽然忆及稼轩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
草……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
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大儿子已经能在溪
东种豆的地里除草了，二儿子帮着家里编织
鸡笼，小儿子只懂得顽皮地躺卧在溪边剥着
莲蓬吃。辛弃疾用白描手法，活生生描绘出一
幅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和这首摇篮曲颇
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囿于词牌格律，如果这
家农户还有一个更小的婴儿，再加上一句“阿
母要去担粪，阿婴仔唔唔睏”，也毫无违和感。

这三首摇篮曲都有“乖乖睏”“唔唔睏”
“一暝大一寸”的字样。泉州有句俗语：“食补
不值睏补”，说的是睡觉比吃好东西更重要。
希望孩子睡好觉，快快长大，这是所有母亲对
孩子的殷切期望。

不知现在的年轻母亲，还有几人会用闽
南话念这样的摇篮曲哄孩子睡觉？我想，不妨
试试。重温祖母辈、母亲辈的生活情景，既充
满生活情趣，又能让孩子记住乡音，记住母亲
的殷殷期待。

摇篮曲
□苏俊墉

每一件瓷器
都烙着“瓷都”的钤印
都是以土为骨以火为血的煅烧
涅槃为一叶白帆，自宋元经明清
穿行于千年的风雨
开拓出刺桐的世纪
至今仍然鼓荡于中华的史册
那五十七米龙窑绵延的甘泽
立起来，是一座丰碑
也是打开家国复兴的钥匙
重启海上丝路的帆桅

德化窑呀！你层层叠叠的碎片
生生不息的白瓷

是接纳我灵魂的容器
那是一粒大米的白，化水为慈悲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情
那是最高尚的德，化火为光芒
让历史再次拨亮
东方第一大港的光芒
我的家乡愿意以国为姓
以大写的人为名
栉风沐雨，筚路蓝缕
在一块块白瓷上再次镌刻下
泉州，海丝，中华世纪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品散
见于《中国文艺家》《延河》等）

中国白的颂歌
□陈迎东

闽南的四季啊，就像那沙滩上的海
潮，一浪接着一浪，分不清界限，在不知不
觉中就换了季节。漫步其间，仿佛踏入了一
个时光的迷宫，每一步都踩在岁月的琴弦
上，弹奏出不同的旋律。听，燕尾脊上的鸽
哨还那么清亮，如同一串串灵动的音符，在
湛蓝的天空中跳跃、回荡；听，风拂过残墙，
自带背景音乐，低沉而悠远，似在诉说着古
老的故事，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是岁月的
见证者，它们沉默不语，和风一起，将光阴
镌刻在每一道裂痕之中。

滴水兽扮着鬼脸，静静地蹲在屋檐下，
等着一次次的雨水，管它是春水、夏雨还是
秋风秋雨。它那憨态可掬的模样，仿佛在向
世人展示着一种豁达与从容，无论时光如
何流转，它都默默地守护着这一方古老的

天地。而那满目的绿叶，依旧在枝头肆意地
舒展着，翠绿欲滴，仿佛丝毫未察觉秋天的
悄然降临。叶还绿着，秋天说来就来了，就
像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让人猝不及防。

老厝檐下的燕子夫妻，是这片天地里
的勤劳使者。今年新啄的春泥才干透，似乎
住进新巢没多久，已经有小燕子嗷嗷待哺。
那嫩黄的小嘴，一张一合，发出清脆而急切
的叫声，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新生命的诞
生。这对劳模夫妻飞进飞出，忙碌的身影在
天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它们穿梭
于绿树繁花之间，为孩子们衔来食物，养家
糊口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晴天下，这对夫妻
亲昵地停在燕尾脊上，相互依偎，梳理着彼
此的羽毛，倾诉着只属于它们的情话。潮汐
送来秋的请柬，不久后，它们就得拖家带口
踏上旅途。

燕尾脊不说话，它只默默地挂住秋日
的残阳，将那如血的余晖洒在古老的建筑

上，黑瓦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它等着
月亮的姗姗来迟，当夜幕降临，明月高悬，
清冷的月光洒在燕尾脊上，仿佛给它披上
了一层银霜，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静谧。很
老很老的诗人一下子被惊醒了，提起笔，想
写一首诗寄托秋心与明月，叹口气又放下
了，怕人说他俗套。

夏天里开得最盛大的花应该是绣球
花，花团锦簇，其中一款花期特别长，可以
开一个夏天，被人们称之为“无尽夏”。那绚
烂的花朵，如同夏日里永不落幕的烟火，在
时光的长河中肆意绽放。一栋老别墅的院
子里，有很老很老的七里香，七里香把沧桑
吸纳到树皮里，粗粝的树干，布满了岁月痕
迹，可叶子与花却在秋天里也能鲜翠逼人、
芬芳扑鼻，那香气，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情书
么，温柔而又深情。这株老树，我们能否称
之为“绵绵秋”？

是不是也该有一片叶子叫“不知秋”？

闽南的秋啊，太没存在感了。不只是绿
叶不知道，石径也不知道。它静静地躺在那
里，任由人们在上面走过，留下或深或浅的
足迹。老墙砖也不知道，红色似乎不是秋天
的主打色。可是，月亮知道，它那清冷的光
辉洒在大地上，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秘密。
长亭也知道，那古老的亭子，静静地伫立在
路边，见证了无数的离别与重逢。老树知
道，它那微微颤抖的身影，仿佛在为远行的
人送行，又仿佛在期待着他们的归来。多愁
善感的诗人知道，秋心拆两半，化成东篱下
的黄花。

听，风过树梢时传来了秋天悄悄到来
的脚步声，那声音，轻柔而又悠长，如同一
位温柔的使者，轻轻地唤醒了被夏日烤得
迷迷糊糊的大地。知不知道秋，已然不重
要，秋天终归还是要来了。

不知秋
□王常婷

我家住在山脚，每当天气很好的早晨，
雀鸟的叫声会把我从梦中惊醒。又想入睡，
但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叫声太急迫了，好像
非得把我喊起床。

我干脆就不睡了，就认真聆听。只有两
只鸟的叫声有些大，其他的鸟声音小，好像
只是在附和。有一只叫“喳、喳、喳”，另一只
随即就叫“喳、喳”，另外一些小声的只叫

“喳”。那只叫“喳、喳、喳”的，随后便抑扬顿
挫地唱起歌来，能听出，它们是很欢快的。

反复听了几次，我得出个结论，叫“喳、
喳、喳”的声音洪亮，应该是雄鸟，或叫男主
人吧；叫“喳、喳”的，声音略小，应该是雌
鸟，是女主人；而那附和着的“喳”，声音有

些慵懒的应该是小鸟了。
我想，雄鸟和雌鸟应该是夫妻，而那小

鸟应该是它们的孩子。雄鸟和雌鸟在商量
看去哪找吃的，雄鸟提出来，得到了雌鸟的
同意，而慵懒的小鸟不想起床，还想多睡会
儿，只随便应答。

这么想着挺有意思的，见没了睡意，我
看了下手机，快七点了，得起床了，我问妻要
吃些什么？妻说都行。这“都行”，让我有些不
知道怎么做了，感觉手足无措，便去问儿子。

敲了下儿子的门：“想吃什么？”
好像把儿子吵醒了，他有些不耐烦，惺

忪着回答：“不吃不吃。”
我在客厅转了一圈，哑然失笑，感觉我

家三口有些像那叫着的雀鸟。妻听到我笑
声，问我笑什么？

我说你听听那正在叫着的雀鸟，不觉

得与我们有些像吗？
一天中午，我下班进入小区，见一小孩

拿着枯草蹲在墙边逗鸟玩，一只小鸟在那
转圈圈，好像有些焦急。

我在小孩身后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了，
小鸟想翻墙，可是那墙有些高。

墙外树枝上传来鸟儿急切的叫声，声
音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会跳这根树枝，
一会在那根树枝。声音“喳、喳、喳”的，听起
来好熟悉，应该是我早晨听到的鸟叫声。墙
外那只鸟每叫一次，翅膀就扑打一次，好像
是想把我们吓走，不要招惹它的孩子。

我怕小孩伤害小鸟，便把他支走：“快
回家了，你家大人叫你了。”

小孩看了我一眼，丢下枯草根，起身
走了。

小孩一走，我就蹲下去，伸出手掌，那

小鸟看了我一眼，竟不怕我，蹒跚着走到我
的掌心，它没有受伤，嘴角嫩黄，显然是只
雏鸟，大概是父母带它试飞，殊不知掉进了
小区，飞不出去了。

我用掌心托着小鸟上二楼，那有个平
台，与那墙外的树枝齐平。

墙外的鸟见有人把它的孩子捉走了，
就在墙外跟着我，边飞边叫。我把小鸟举过
头顶，表示我没有伤害它。

到了二楼平台，我把小鸟轻轻放在墙外
的树枝上，把手扬了扬：“快去找你的爸妈。”

没过几天，天气又出奇的好了起来，我
又听到了“喳、喳、喳”“喳、喳”“喳”的声音
欢快地叫着，我想它们一家应该是团聚了。

我的心也跟着欢快起来。

雀鸟的叫声
□李万军

又见藠头。
清晨的菜市场，偏僻角落，一个个藠头

珠圆玉白，密密匝匝挤在一起。我不懂得如
何腌制，只好看一眼，再看一眼，带着些许
留恋，匆匆别过。

小时候，藠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馋
了，从陶罐里捞几颗来吃，饿了，不要别的
菜，几粒藠头，那脆爽的劲道，是下粥配饭

的妙品。青黄不接时，翠白的藠
头，一枝独秀，丰富人们

单一的味蕾。

不知何时起，藠头像隐了身一样，消失
在视野里。

一直以来，对“藠”字只识其音，不见其
形。上班的第二年，有个同事提及它，描摹
了好半天，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不就是儿时
最馋的那个脆白圆球嘛。“藠”字太形象了，
三“白”堆叠，神韵自生，余味无穷。藠头的
白，超凡脱俗，比天上的云朵更脆亮，比浆
白的夏布多一分玉润，较之黑板上的粉笔
字，则平添一缕腌制的韵味。

长在地里的藠头，容易跟韭菜搞混淆，

都像早稻秧苗似的，细长的叶，在风中摇曳
同样的翠绿。它的叶子古人称之为薤，字形
巧妙地包容了“韭”。汉代有首《薤露》：“薤
上露，何易晞，晞露明朝还落复……”由此
不难发现，在汉代藠头已是寻常之物。

小时候，跟父亲去菜地，一畦藠头与韭
菜相邻，细长的叶根部泛着淡紫，叶片呈墨
绿色，满缀露珠，像倒映满天星辰。

六月，采收藠头，轻轻一拔，缓缓一提，
粒粒圆溜脆白的藠头从土地里喷涌而出，
甚是壮观。也许，薤叶上的露珠都被藠头吸

收了吧，它才长得这么白，这么嫩。
藠头洗净鲜炒，脆香满口。收太多，吃不

完，便塞入陶罐腌藏。有一次，父亲腌好一
罐，正待封盖，指着藠头对我说：“你看，藠头
随便丢一块地里，便长得欢。长出来的果，又
圆又白，脆嫩可口。做人当学它，随遇而安，
自我成长，清清白白，圆融又不失风骨。”

这次，菜场偶遇藠头，不由浮想联翩。它
珠圆玉白的可爱模样，脆鲜酸辣的绵长滋
味，连同父亲的话语，永
远鲜活在我记忆深处。

珠圆玉白脆藠头
□陈志宏

母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副校长，讲
台上的她容光焕发，放学后，她立马能把我
袖口多出来的那点线头“咔嚓”剪掉，并拿
起针线缝缝补补。母亲善女红，喜欢织毛
衣，温馨画面布满我的童年记忆。

我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加针”。夏天，
母亲坐在阳台，腿上放着一团奶白色的线，
竹针“嚓嚓”蹭得飞快。她每织到领口就冲
我招手：“过来，让我比一下。”我就踮脚凑
过去，把下巴搁在她手背上。那时候我觉
得，世界上最厉害的事，就是乱糟糟的线团
在她手里慢慢变成一件能把我裹住的毛
衣。胸口还织了只兔子，红扣子当眼睛，我
穿着它跑，兔子也跟着蹦。

母亲的确心灵手巧。鱼骨针那种绕来
绕去的图案，她不用看图就能整出来。我少

年时候时兴“马海毛”，贵得离谱。她倒好，
把家里三团旧线拆开，拿开水烫直，掺一点
点别人给的马海毛，再染成淡紫色，最后给
我整了件开衫。那天我进教室，一群同学呼
啦围上来，摸我袖子上的绒球，我就挺着
胸，心里“咚”的一下：原来母亲的温度可以
穿过毛线，跑到我心口上。

一大早，天还黑着，厨房灯先亮了。母
亲披着衣服，把开水倒进搪瓷缸，再把线团
搁在缸口上熏一熏，说这样线才听话。灶台
边总放一只搪瓷碗，里头漂几根针，像小
船。我赖在被窝里，听见针尖轻轻碰，像有
人拿指甲弹玻璃杯。等我起床，新毛衣已经
叠好放在枕边。

母亲不光给我织衣，谁家生孩子，她提
前半年准备小裤子。邻居阿姨脖子长，她把

高领改成假两件，不勒脖子。舅妈那件洗得
发白的开衫，她拆了袖子，添一圈菱形格，
第二天舅妈穿着来回摸，笑得跟小孩似的。

十六岁时，母亲赶工给我织“成人
礼”——藏青底毛衣。我嫌太素，不肯试。她
抖开毛衣，对着灯眯眼说：“你怕黑，我在毛
衣里埋了几根银线，在暗的地方能亮一点
点，就当我在你身边。”我照镜子，还真有那
么一丝丝银光。

退休后，母亲眼睛花了，竹针换成塑料
钩针，线也换成粗的。她开始折腾大披肩、
沙发罩，甚至把旧毛衣全拆了，混新线，给
我织了双到脚踝的大毛袜。我穿着在客厅
走，像踩了两条胖鱼。后来，她把家里所有
旧线洗净、染色、绕成团，折腾三个月，弄出
一条彩虹一样的毯子，往阳台藤椅一铺，太

阳一照，颜色淌得到处都是。
二十年前，母亲搬来城里，随身带一个

褪色帆布包：竹针、钩针、卷尺，还有一本翻
烂的《棒针花样大全》。晚饭后，她窝在落地
灯下织围巾，线是驼色羊绒线。我躺沙发里
刷电视，听见她“哎呀”一声——漏了一针。
我凑过去，她正用拆线器挑那针，顶针在灯
下闪一下。我这才发现她手背上全是斑，指
关节鼓成小包，可动作还是稳，线在她指缝
里来回，像一条不打算停的小河。

围巾完工那天下冰雹。我把围巾绕脖
子，绒毛蹭着下巴，让我不由想到小时候母
亲给我穿毛衣，手指不经意扫过的痒。

母亲走后，有时我仿佛还能听见竹针
交错的声响，是的，我又怀念起母亲带来的
温暖了。

喜欢织毛衣的母亲
□吕少京

◉流年莫虚掷，华发不相容。
——唐·方干《送从兄郜》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魏晋·陶渊明《饮酒·十五》

◉百年能几日，忍不惜光阴。
——唐·杜荀鹤《赠李蒙叟》

◉君看白日驰，何异弦上箭。
——唐·李益《游子吟》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元·马致远《夜行船·秋思》

◉朱颜渐老，白发添多少？
——元·白朴《清平乐》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
——元·高明《琵琶记》

◉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鸡声半马蹄。
——清·王九龄《题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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